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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回摇
逃难遇难亲姐弟

起誓应誓同胞人

诗曰：

养身不亚似生身，寨主何曾负仆人。

姐弟岂知同遇难，家奴反欲逼成亲；

竟迷暗室怀中宝，几丧明珠掌上珍。

若使未能逢智化，终难重聚乐天伦。

且说武国南、武国北虽系兄弟，是两样心肠。武国北瞧

寨主势败，失了小飞云崖口，就知道君山不保，自己会同着

哥哥到后寨去劝解，叫夫人逃难。他们两人全没成过家，这

一逃难，教他哥哥就把夫人收了，他把小姐占了。就是为这

个主意而来。欲先说出，他怕他哥哥不点头。怪不得智爷与

钟太保议论，武国北此人万不可用，如今就应了智爷的言

语。见了夫人一说，夫人就把一双儿女交与他们。姑娘哪里

肯走，总是大了几岁，说：“娘啊！你死在君山，我和你一

块死。”姜氏肝胆欲裂，一手拉着钟麟，一手拉着亚男，

说：“儿哩女儿，难道说为娘就舍得你们，倘若老天垂念，

还有相逢之日，这都是你天伦忠言逆耳，才害得咱们娘儿好

苦。你们就跟随你武大哥、武二哥逃难去吧。国南、国北，

我就把我这一对儿女交与你们了。”国南说：“夫人请放宽

心。”说着话双膝点地，对天盟誓：“过往神祗在上，保着

我家公子、小姐逃难，如改变心肠，天诛地灭。”还叫国北

—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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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誓：“不管夫人怎样，咱们先明明心。”国北说：“哥哥你

起了就得了，还教我起誓。”武国北无奈，跪在地上说：

“过往神祗在上，保着我家公子、小姐逃难，如欲改变心

肠，我哥哥怎么样我也怎么样。”武国南说：“不象话，你

个人单起你的誓。”武国北说：“我若改变心肠，教我死后

肝花肠子教狼吃了。”武国南说：“不成。没有那么起誓的，

重新另起。”夫人说：“不必了。”外面把红沙马备好，包袱

细软之物一切全系在马上。国南劝解：“夫人不必挂心。”

武国北搀着小姐，武国南背着钟麟，一出门，犹如送殡的一

样，就哭起来了。小姐上马，武国南背着钟麟，武国北拉着

红沙马，出了后寨门，把门人俱都醉倒。慢慢过了摩云岭，

绕过白云涧，到了蓼花岗，由西往下就是蓼花滩。国北叫：

“哥哥，咱们往哪里走？”武国南说：“咱们走蓼花岗，那滩

中不好走，净荆条绊人。”走着路，武国北问哥哥：“圣人

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也不想成家了吧，我怎么样

呢？”武国南说：“我这岁数还成什么家！你是你了，以后

给你说上门亲事，接续香烟。”国北说：“那得多久！”国南

说：“到了岳州府，若寨主大势不好，给小姐择婿，必定门

当户对。把小姐事情办完，再给你说亲。”国北说：“与其

那么着，省件事好不好？也不用给小姐择婿，也不用给我说

亲；小姐也出了阁了，我也成了家。这目前就是顶好的一件

事。”国南说：“你也得说着，才能成家哪。”国北说：“把

小姐给我。”国南一听说：“好天杀的！你还要说些什么。”

国北说：“哥哥，我试探试探你呀！你要顺着我说，我就把

你杀了。”国南说：“你说这句话虽系试探我，就损寿二十

年。”钟麟说：“武大哥，我害怕。”国南一回头，黑忽忽的

—圆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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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丈深潭，令人可怕，说道：“少主人，闭着点眼睛吧，过

了这点窄狭的道路就好了。”话言未了，就听见“嘣”的一

声，那武国北一脚踹在国南的腿上，一歪身，“哎哟哟”一

声，连国南带公子就坠下深潭去了。姑娘一见国北的光景，

也要蹿下潭去，早被恶贼一把扭住，想动不能，拉着马扑奔

正北而去。暂且不表。

列位，这一段定君山，本是极大的个节目，不能略草而

已，事情也多，头绪也乱，必得说个清清楚楚的。事情虽

多，就在十五、十六、十七三日全完，时候不许说差，请看

书的众公留心细记。但是说书的一张嘴，难说两家话。

单提的是智化中镖滚下山来，大众枪刀乱扎乱砍，早教

金枪将于义一把手拦住，说：“把他绑起来，解往承运殿。”

正要追赶寨主，火光冲天，杀声震耳，人家救兵到了。眼瞅

着小五寨人陆续败回，连祝英俱到，说：“不用赶了，教人

接迎到水面船上去了。”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意欲打水寨追

赶。明知他们会镌船底，慢慢再作计较。于义、祝英等人聚

会承运殿，吩咐把智化绑上来。

不多时智化进承运殿，一阵哈哈狂笑，面上并无惧色。

大众一瞧，见了罪之魁、恶之首，各各咬牙，人人愤恨，俱

找兵器要将智爷乱刀分尸。智爷又是嗤嗤地冷笑。若是净糊

涂人，智爷就死了。可巧有明白人，偏要问问。那愚人说：

“可别让他说话呀！他能花言巧语。”于义说：“让他有话说

完，难道还把他放了不成！姓智的，你乐什么？”智爷说：

“我乐的是，你们大众空有这些人，连一个有能耐的也没

有，全是些衣冠禽兽。我们虽把寨主盗出君山，可不是有意

杀害寨主。劝寨主改邪归正，作大宋的官，梦稳身安，可得

—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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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我的三寸舌在。不料我今被捉，可不是我怕死，我怕死还

不敢诈降呢！纵然一死，落个千古声名，就拿姓智的到得君

山，准占几个好字，占的是勇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”于

义大笑说：“你是人面兽心。这几个字你连半个也不能沾。”

智爷说道：“我身无寸铁，你们君山是国家一大患，我定了

君山，先占个‘忠’字。君山如铜墙铁壁一样，万马千军

到此，破不了君山，我们八个人把君山破了，可占个‘勇’

字。自我姓智的到山，无论寨主、喽兵、头目犯罪，我去讲

情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占个‘仁’字。用酒将尔等灌

醉，俱都杀死，岂不省事，可咱连一名喽兵不伤，我占个

‘义’字。难道说，我们不会四下里放火，叫你首尾不能相

顾，出去岂不省事？不放火烧山，占个‘礼’字。种种的

主意，条条的计策，我全把寨主哄信，占个‘智’字。当

初结拜说过，有官同作，寨主帮着王府作反，我不忍坐观成

败，我劝他归降大宋，我占个‘信’字。我把六个字占全，

交友之心大略如此。尔今见大寨主被捉，倒遂了你们的心

愿，或者轮流作寨主，或是抓阄儿作寨主。寨主刚一被捉，

你们就改变心肠。按说寨主多大，夫人多大，我今被捉就没

一个人问问夫人去，是杀是剐，你们就私自作主。我笑的就

是这个。”说毕又笑。浑人说：“杀了吧。”于义、谢宽说：

“不可，他讲的有理。”就命谢充、谢勇解到后寨见夫人，

教杀就杀，教放可别放，仍把他解回承运殿，也是剁了他。

说毕，解智爷至后寨，叫出婆子，言明此事。婆子进

去，少时出来说：“夫人要见他哪！你们这等着吧，要教

剐，我们也会做活儿。”

将智爷往里一推，拍的拍，拧的拧，骂的骂，推的推。

—源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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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里边，面见夫人端然正坐，智爷便双膝跪倒说：“嫂

嫂，小弟智化与你老人家叩头。”夫人不看智爷，低着头

说：“智五弟，今天你哥哥的生日，不在前庭饮酒，面见为

嫂有什么事情？”智爷瞧这个景况，羞得面红过耳，说：

“嫂嫂不必明知故问了，小弟惭愧无地。”夫人一抬头，问：

“五弟为什么倒绑着二臂？”智爷就将怎样诈降，为救展南

侠，弟兄结拜，盗钟寨主出山，一五一十细说一遍。夫人

问：“寨主本领比你如何？”智爷说：“我哥哥如天边皓月，

我如灯火之光。”夫人问：“君山坚固不坚固？”智爷说：

“如铜墙铁壁。”夫人说：“国家伐兵，一时破得了君山破不

了？”智爷说：“千军万马一时也不能就破此君山。”夫人

说：“却由你们几个人把君山破了，把寨主拿了，一者是大

宋之福，二来你们都是佛使天差，个个不凡。你今被捉，我

一句话，你就是碎尸万段，我何苦逆天行事！总怨寨主爷不

好，我苦苦相劝，忠言逆耳，总是个定数。来呀，你们把智

五爷的绑松了。”婆子丫环说：“智五爷的绑松不得，他是

仇人，杀了他给寨主爷报仇。”夫人说：“你们那知道！松

绑。”婆子无奈；才把智爷绑解开。夫人说：“五弟，我放

你出山，等着你寨主剐的时节，预备一口薄木棺椁，将你寨

主哥哥的骸成殓起来，就算尽了你们结拜的义气了。”智化

说：“嫂嫂可别行拙志，三五日必见佳音。”夫人说：“五

弟，你出去吧！”智爷说：“哎呀，嫂嫂，我那一对侄男女

哪里去了？”夫人说：“国南、国北带着他们逃难去了。”将

要说往那里去，婆子把嘴一按，说：“可别说了，他是要斩

草除根。你别损了，留点德行吧。”智爷说：“国北非系好

人，我侄女倘有差错，那还了得！”夫人说：“凭他们的造

—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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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吧。五弟，快些出山去吧。”

婆子往外一推，智爷无奈出来，不敢往前去，由西越墙

而出，他一瘸一点出后寨门，过摩云岭，绕白云涧，走蓼花

岗。听见钟麟喊叫智五叔。天色微明，这就到了十六了。智

爷往下一看，黑暗暗的深潭。钟麟叫：“智五叔。”智爷答

应道：“侄男不必惊慌，你五叔来了。”

你道万丈深潭，钟麟为何没死？皆因是主仆往下一扑，

离着三二丈深，由山石缝儿里长出一棵松树，年深日远，上

面的松枝蟠得顶大，上边又有几棵藤萝，历中间把松枝蟠成

一个大饼子相仿。主仆坠落在上面。主仆苏醒过来半天了，

国南劝解公子不要害怕，骂道：“国北天杀的，真狠！”钟

麟说：“不好下去。”国南说：“天亮有打柴的，就把咱们系

下去了。”钟麟说：“有我五叔到，就救了咱们了。”国南

说：“别叫他，不要他来。”公子偏叫。智爷看见又惊又喜，

问了他们的缘故，国南无奈，就把以往从前说了一遍。智爷

想了一个主意，复返回到蓼花岗的南头，下蓼花滩走到树

下，教国南把刀扔下来，拿着刀，把葛条砍掉无数，接在一

处，盘了一盘拉着了，从蓼花岗扔将下来，将钟麟的腰拴

上，往下放。公子脚沾实地，叫他解开；复又拉将上来，将

国南腰拴好放下。智爷问：“把你们系将下去，你们投奔何

方？”国南说：“上岳州府。”智爷叫他们上晨起望，到路、

鲁家中去。国南应允。智爷说：“你要不去，你可得起誓。”

国南狠着心起誓：“我要不去，教我淹死，上吊死，这还不

行吗？”智爷方肯把他放下去，扔了葛条，提刀奔赴正北。

不到三里路，看见小松树上捆着小姐，国北提刀威吓，拴着

红沙马。智爷蹿入树林，一刀正中国北胸膛，杀死了恶奴，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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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小姐回晨起望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—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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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回摇
甘婆药酒害艾虎

智化苦口劝钟雄

诗曰：

青龙华盖及蓬星，明星地户太阳临。

天岳天门天牢固，阴阳孤宿合天庭。

十二辰宫真有芊，凡事依之验如神。

行兵能知其中妙，一箭天山定太平。

且说国北丧了良心，将哥哥踢下山去，拉马到小树林，

拴马，捆小姐，拿刀威逼小姐从他。小姐大骂。智爷一到看

见，杀了国北，解开小姐，百般的劝解、安慰，哄着她上

马，直奔晨起望来了。他们走后，来了只饿狼，把国北肝花

肠肚吃净才走。这就是起誓应誓。慢说是他，连国南还得应

誓。

国南到了蓼花滩，解开葛条，背起公子，天已大亮。一

想着奔晨起望，活话地送了公子性命。不怕自己应了誓，也

是投奔岳州府。走到午饭时候，公子嚷饿，哄着他说：“出

了山，就有卖吃的了。”冬令的时节，天气甚短，整走了一

天，日落方才出山。

走不到半里，一道长河拦路。那边来了一只小船，国南

说：“船家渡我们到西岸。”船家说：“你们要上哪里去？”

国南说：“要上岳州府。”船家说：“我们是岳州府船，索性

带你们上岳州府。”问：“船价多少？”船家说：“无非带脚，

—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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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看着给吧。”靠岸上船，将钟麟放在舱内。由后舱出来一

大汉，九尺身躯，短裤袄，蹬着双大草鞋，脸生横肉，到前

头问公子：“叫什么？把帽子给我吧。”抓了帽子，直奔船

头。公子一哭，国南说：“没有这样逗孩子的。”随即爬出

船舱，要奔船头，早受了一锹，扑通一声，打下水去。自己

喝了一口水，水势又猛，被浪头打出多远。好容易这才上

来，通身是水，也看不见船只，也找不着公子。冬天的景

况，冷风一吹，飘飘摇摇雪花飞下来了。那位就说了，下雪

怎么河还不冻呀，这是南边地方，雪倒可以下一半点，河可

不冻。

国南一见身逢绝地，前边有一树林，就把带子解将下

来，搭在树上，系了个扣儿，泪汪汪叫了两声苍天，把脖子

往上一套。眼前一黑，渺渺茫茫。少刻又觉苏醒，依然坐在

地上。旁边站定一人，青衣小帽，四十多岁，问道：“你为

何上吊？”国南又不敢说真话，只说：“我活不得了。”那人

问：“你上吊，我救下你来。你有何事？说出来，万一能

管，我就管管；不能，你再死。”国南说：“我带着我家少

主人上岳州府，上船后叫水手将我打下水去，失去我家少

爷，我焉能活着！”那人说：“是两个水手，一高一矮？”国

南说：“对了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姓胡，排七，在酸枣坡开酒

铺。跟我上铺子，我有主意。”国南听了欢喜，拿了带子，

拧了拧衣服的水。胡七问：“贵姓？”回说：“姓武，排大。”

随到了酒铺。有个伙计让至柜房。胡七拿出衣服与他穿上，

暖了些酒，叫国南吃。

将要上门，进来一人问：“可卖酒？”回说：“卖酒。”

落座要酒。来者是艾虎，在茉花村听见信，冬至月十五日定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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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山，自己偷跑来的。到此已经十六日了，又下起雪来。要

喝酒，入铺内把酒摆上，自己吃用，忽听里面说：“得慢慢

的办，谁敢得罪他？”艾爷就知必是恶霸，自奔到屋中，

问：“什么事？要有恶人，你们怕我不怕，我可爱管闲事。”

胡七说：“这位行了。”国南要与艾虎叩头，艾虎拦住。武

国南将丢公子的事说一遍。艾虎问：“掌柜的，你可知道？”

胡七说：“有八成是他们。”艾爷说：“你说吧，不是也无

妨。”胡七说：“他们二人一个叫狼讨儿，一个叫车云，是

把兄弟。狼讨儿有个妻子，是赵氏，暗与车云私通。二人摆

渡为生，忽穷忽阔。武大哥所说就是他们。住在狼窝屯。”

艾虎说：“我酒也不喝了。我同武大哥上狼窝屯。”给了酒

钱，同武国南出来。胡七同着到了摆渡口，说：“由此往

西，他们住村外路北。”胡七回去了。

雪也住了。到了村外，看见墙内屋中灯光射出。艾虎教

国南外等，进去不少时刻方才出来，拿着公子的衣服、头

巾，与国南看。国南问了缘故，小爷说：“我到里面杀了奸

夫淫妇的性命，就是车云、赵氏；狼讨儿背着你家公子上岳

州府卖去了，把衣服留下。剩这两个狗男女，议论要害亲

夫，教我遇上，杀了男的，问明女的，也就杀了，放了把

火。咱们去吧，上岳州找去。”国南拿着衣服，又要叩头，

艾爷不许，直奔西南。

走有二里路，国南说：“有了！”艾爷问：“哪里？”国

南看这脚印是他，艾爷问：“因何看得准？”国南说：“他穿

的是大草靴。”艾爷乐了，顺印儿找下来了。走着国南才问

艾虎的姓。艾虎告诉他姓艾。他们找到一个门首，脚印没有

了，细看进去了。院里挂着灯笼。艾爷问：“武大哥，这墙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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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是什么字？”国南说：“婆婆店。”

艾爷上前打店，里面婆子出来，开门进去，问：“三位

客官住西屋两间如何？”艾爷说：“好。”将到院内，就听东

屋内人说：“我找我武大哥。”国南一听着急，便拉了艾爷

一下，说：“艾恩公，听见没有？”艾虎说：“你别管，有我

哪！”婆子问：“你们做什么？拉拉扯扯的。”小爷说：“你

别管，说我们的话哪。”来到西屋，国南出房外，听东屋的

公子说什么。艾爷叫点上灯，问：“妈妈贵姓？”婆子说：

“姓甘。”艾爷说：“原来是干妈。哟，你是谁的干妈？”甘

婆说：“你愿意叫我干妈？”艾爷说：“你那岁数，我叫你干

妈不要紧。”婆子说：“那可不敢当，客官贵姓？”艾爷说：

“我姓艾，叫艾虎。”婆子说：“你叫什么？”艾爷又说：“我

叫艾虎哇，你再问，我本叫艾虎么！”婆子想：其间有同名

同姓的。又问：“你在哪里住？”艾虎说：“卧虎沟。”婆子

一听，眼都气直，气哼哼地问：“你们一沟有多少艾虎？”

艾虎也是气，回答说：“一沟都是艾虎。”婆子明知是买她

的便宜，假充他们姑爷，问道：“客官用酒饭吧？”艾虎说：

“拿去。”婆子出去，国南进来。国南说：“恩公，那屋里打

我们的公子哪。”艾爷一听，钟麟说：“找我武大哥。”只听

一人回答：“要找也得明天。哭我就打。”遂将孩子叭叭地

乱打，孩子直哭。婆子问：“你打这孩子是谁？”回答：“是

我儿子。”婆子又问：“他武大哥哪？”回答：“是我大小

子。”艾虎说：“武大哥，他说你是他大儿子。”国南说：

“他是我重孙子。”婆子进来，摆上酒菜，复又出去。说：

“你别在这里管孩子，你一打，他一哭，人家还睡什么觉

哇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们走。”婆子说：“正好，我给你们开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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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。”国南说：“他们要走。”艾虎说：“走了才好哪！你在

这等着，我追他们去。”听着婆子给他们开门，等他们出

去，又关上了门，读读念念往后去了。

艾虎出院子，一拧身蹿出墙外，跟下狼讨儿来了。过了

一箭之地，前头有道山沟。他见着狼讨儿，搁下公子，过去

一刀就结束了狼讨儿性命，尸首扔在山沟。艾虎背着公子，

说：“我带着找你武大哥去。”回到店外，蹿过墙去，进了

屋中，一看武国南倒于地上，口漾白沫。艾虎将钟麟放下

说：“你看这不是武大哥？”钟麟说：“是我武大哥，睡着

了。”艾虎说：“你叫什么？”公子说：“我叫钟麟。”艾虎

说：“这是你的使唤人么？”回答：“是我们家人武大哥。”

艾虎说：“你们哪住！”答道：“我们在君山，我父亲叫飞叉

太保，着人家拿了。我跟着我武大哥逃难哪！”艾虎暗暗欢

喜，说：“你武大哥受了蒙汗药了。这是贼店。我把她拿

了，交在当官。”公子说：“我懂，贼店害人。”艾虎说：

“我拿他们。你可别言语，在这边躲着，小心着他们杀了

你。”于是又把国南拉开，为的是地下宽阔好动手。艾虎往

当地一蹲，单等人来。妈妈进来，艾虎往当地一趴。妈妈过

来一看，说：“这你就不叫艾虎了吧！”

这个字没说出来，腿腕子早叫艾虎抓住，往怀中一带，

婆子趴伏于地。艾虎起来骑上，扬拳便打，嘣嘣嘣擂牛似的

声音一般。婆婆嚷道：“姑娘快来。”兰娘进来，艾虎见她

短打扮，绢帕罩住乌云，便左手一晃，右手就是一拳。艾虎

并没起来，还是骑着婆子，伸手一刁兰娘的腕子，刁住了腕

子，一拢肘关节，往怀里一带。兰娘往怀里一夺，被艾虎往

外一耸，摔倒在地，鲤鱼打挺，飞起来就是一腿。艾虎单手

—圆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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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扬，就把兰娘腿腕用手钩住，往起一挂，兰娘复又摔倒，

爬起往外就跑。婆子苦苦央求，艾虎方才起来。

妈妈说：“我们有眼如盲。你要不假充我们的亲戚，我

们也不能这样。”艾虎说：“你们亲戚是谁？”婆子说：“卧

虎沟艾虎是我们姑老爷。”艾虎一笑说：“怨不得哪！你见

过你们姑爷没有？”婆子说：“怎么没见过哪，长得雪白粉

嫩。”艾虎说：“冤苦我了。有媒人没有？”婆子说：“有蒋

四老爷。”小爷说：“啊！我四叔哇，这就好了，你只管打

听，卧虎沟艾虎没两个。外号人称小义士。北侠是我义父，

智化是我师傅，错了我输脑袋。”婆子听了一怔，暗道：要

是真的，比那个还好，结实足壮，本领强多。但这时难论真

假，见了蒋四老爷再说。艾爷说：“我们这个人如何？”婆

子说：“容易。”随取了水来灌了国南。小爷叫取些好酒来

用，妈妈去取。国南问公子的事。艾虎叫公子过来。公子见

了国南，一扑大哭，连国南也都哭了。国南收泪与艾虎道

劳。婆子拿了酒来一看，惊问：“孩子因何在这里？”艾爷

告诉了一遍，婆子方才明白，与公子穿了衣服。钟麟就将已

往从前说了一遍。大家一同饮酒。

次日起身，婆子饭店钱一概不要，有话见蒋四爷再说。

这就到了十七日了。国南说：“艾恩公，咱们要分手了。”

艾虎说：“上哪里去？”国南说：“我们上岳州府。”艾虎说：

“你陪着我多绕两步吧，上晨起望。”国南说：“就是不上晨

起望。”艾虎说：“不去不行，我奉我师傅、义父之命，特

意请你们来了。”国南说：“你师父、义父是谁？”艾虎说：

“北侠是我义父，智化是我师傅。”国南一听：“哎哟！害苦

了我了。”艾虎说：“要去，你背着公子；你要不去，我把

—猿员—



中华经典武侠小说全集

小
摇
五
摇
义

你杀了，我背着公子。”国南说：“这是我们主仆命该如此，

跟我们寨主，大家死在一处就是了。”言毕，一同起身。

再说展南侠大众，出君山上船。大家给展爷道惊道喜。

蒋爷一点人数，少了个智化，谁也不知。唯独柳青说：“上

小飞云崖口听见哎哟一声，大概是被捉了。”展爷要回君山

去救智爷，被蒋爷拦住。遂说：“他和我只要嘴能动，就死

不了，不必挂心。”晨起望助威的人，由旱路而归，弃船登

岸，背钟雄至路、鲁家中。到了次日申牌时候，智爷到。大

家迎接进去，道惊道喜。智爷将小姐搀下马来，把马拴在院

内，把小姐带着，看看沙龙、南侠、北侠等。智爷问：“她

天伦现在哪里？”沙龙说：“现在西屋内，吃醉了酒，在那

里睡。”智爷明知，带着姑娘去看看。启帘来到屋中，姑娘

一看，天伦躺卧一张床上。姑娘眼含着痛泪，叫道：“天

伦。”叫了两声不答应，就要放声大哭。智爷劝住说：“你

还不知道，你天伦那酒性，喝醉就睡觉，一叫他就打人。等

他醒来了再见吧。”叫路爷带姑娘到后边见路鲁氏，让鲁氏

劝解劝解，姑娘往后边去，不提。

大众到上房落座，智爷就把自己被捉的一番经过说了一

遍。问：“武国南可曾来到？”大众说：“没来。”智爷说：

“他不来可不好办。”蒋爷说：“等一日半日不来，我有主

意。”

到了十七日晌午时，有人进来说：“外面有个叫艾虎的

来找众位爷们呢。”智爷说：“教他进来。”不多一时，艾虎

带武国南、公子一齐到屋中。艾虎给大众行礼，徒弟史云给

他行礼。武国南把公子放下，与大众行礼。智爷说：“你今

天才到，应了誓没有？”国南说：“全应到了，活该死在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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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。”智爷随即说：“叫路爷带公子到后边姐弟相见，也叫

国南到后边去。”进来众人，将钟雄搭至庭房，起了迷魂药

饼，后脊背拍了三掌，迎面吹了一口冷气，钟雄悠悠气转。

他睁眼一看，七长八短，高矮不等，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

的。仍是问智化：“贤弟，这是怎么个缘故？”智爷双膝跪

倒，就把已往从前诈降救南侠，结拜弟兄，暗往里诱人，过

生日无令，灌醉寨主、喽兵，用熏香盗寨主，自己被捉，夫

人释放，误走蓼花岗，救钟麟、武国南，杀武国北救小姐，

武国南落水丢公子，国南上吊遇胡七解救，艾虎捉奸，娃娃

谷杀狼讨儿，这些事细说了一遍。“哥哥，你在梦中。大宋

洪福齐天，王爷如何能成其大事？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大

势一坏，玉石皆焚。小弟等不忍坐观成败。你若降了大宋，

是小弟等的万幸；你若不降，小弟等一头碰死在你这前面，

尽了交朋友义气，以后任凭你自为，我们口眼一闭，大事全

不管了。”旁边连小姐、公子同说：“爹爹降了吧。”

欲知钟雄是否投降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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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一回摇
寨主回山重整军务

英雄听劝骨肉团圆

且说钟雄听智爷滔滔不断的言语，这才知道三天的工

夫，连儿带女受了无限的苦处，寨中也是大乱。这时，要是

自己一人在山，万不至如此，自己回头一想，如同一场春

梦，糊糊涂涂的。难得智贤弟这般诚实，大众全跪下，异口

同声劝降。钟雄说：“贤弟，你为我可不是容易，心机使

碎，昼夜的勤劳，可见你是钟氏门中大大的恩人了。头一

件，祖先坟茔保守住了，祖父尸骨不能抛弃于外；二一件，

大宋的洪福齐天，君山一破，玉石皆焚；第三件，救了你这

一对侄男女。他们本是绝处逢生，多蒙贤弟，保住钟氏门中

一条根苗，钟雄铭刻肺腑，永不敢忘。”随说着话，钟雄早

已跪下了，说：“众位老爷们，也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

的，我一介草民，叛君反国，身居大寨，已该万死，万死犹

轻，如今众位必是看在我智贤弟的分上，不肯将我凌迟处

死，怎么反与我罪人行礼，我如何担当得起！我今降了大

宋，倘若口是心非，必死在乱刀之下。”大众异口同声说：

“言重了！”大家同起，哈哈一笑。蒋四爷说：“识时务者为

俊杰。”

智爷说：“给你们见见，这是蒋四老爷。这是我盟兄。”

对施一礼。钟雄说：“多蒙大人恩施格外。”蒋爷说：“有过

能改，就是英雄。”所有没见过者，挨次都给见过一回。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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